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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终于体会爱情的可怕性，

它让他心甘情愿放弃长久追求的自由，

让他冷酷深沉的内心变得蠢动炽烈，

让他对她衍生出一股难以解释的情怀，

即使毁去数百年道行和生命亦无怨无悔选
只可惜他的付出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，

倔强小女子眼中只有回归真身的他，

面对兽化而成的男子有的竟是不平之气。

他再如何倾心相待都无法感动她一点点，

幸亏他时间多可以等她首肯随他而去，

不意苦苦等候的结果是生离死别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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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终于能够体会爱情的可怕性，

它让他即使毁去数百年道行和生命亦无怨无悔选

冷傲粗猛的古代男子



１ 千里雪山事生变

他拖着步履，仅凭心中一股气，勉强朝隐伏在树和

草丛中的山洞走去。

雪地上迤逦出一条惊心动魄的血痕，瞥了眼地上的

脚印，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元虚受损，真气不足，已

无法维持人的形态。

老天在此刻反倒慈悲了。

天空飘下细细的雪花，皓白盖住沾血的兽蹄，像洗

去瑕疵的玉，新雪掩埋了腥味也藏去踪迹。

掉过头，锐利的眼深远地瞧着来方，除了雪景还是

雪景，他似乎在笑，接着头一甩，劲瘦身躯以流畅的线条

跃入草木丛之中。

雪下得迷蒙⋯⋯

? ? ?

离开京畿的繁华扰攘，马队缓缓朝东北豪放的山水

行去。

没有雕梁画栋的建物，没有豪华奢侈的排场，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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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平常味，穿的是保暖为主的袄衣，这条路走得虽辛苦，

对十四岁的晓书而言，内心是前所未有的轻松。

能远离那栋牢笼似的华丽宅第，毋需见识家中五位

姨娘相互争宠的手段，也不必理会那些与自己拥有一半

相同血缘的兄弟们之间的明争暗斗，外头生活纵使简

陋，她心中雀跃欢喜，便觉得所有事物多么有趣。

撩开车窗帘子，一张女儿家的脸蛋半探出来，她长

发中分，仅用一柄小梳别住发顶，露出光洁的额，细长的

眉、小巧的耳蜗儿，眼睛因车外流泻进来的光微微眯着，

整个感觉秀秀气气的，连撩着灰布帘子的手指也生得异

常秀气。

“小姐，雪又飘了，吴师傅正要寻处地方扎营，你好

生待着，受了凉可就不好了。”前头的车帘稍掀，一个矮

胖的妇人踉跄地进来，见晓书任着雪和风打着脸蛋，忍

不住嘟囔几句，边捉来一件裘衣披在她的肩上，“天都把

地冻裂了，好好待在家里头不好吗？偏要来受这种苦？”

“奶妈⋯⋯”她轻轻叹了口气，带着歉意。“是晓书

不好，累得你也吃苦。”她能说服爹爹让她跟随吴师傅的

采参队上长白山，却没法劝阻自己的老奶妈，队伍出发

那日，她硬是跟了来。

“还提这些。”奶妈瞪了她一眼，也不知是不是生气，

气她不懂照顾自己，十指倒是温柔地取下她顶上的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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梳，几下工夫，已将飞散的软丝梳成净洁的款式。

晓书由着她的指尖在头皮上游走，听她叨念。

“你爹也糊涂了，家里男丁旺，把你这惟一的女儿也

当儿子看待，瞧这采参队每个都是高壮汉子，夹着你一

朵花和我这老太婆，倒成什么样了？”

“奶妈，爹是教我求烦了，才勉为其难地答应，吴师

傅的手下又高又壮这不很好？把咱们护得周全，不怕盗

匪也不怕虎狼。”她扬起眉静笑着，淡柔语气有着安抚的

作用。

“你爹是中了六姨太的狐媚术儿，你整日磨着他，想

尽一切办法让他去不得六姨太那儿，他不应你，还怎么

着？所以我才说，他是糊涂了，真真无可救药。”她摇了

摇头，叹息，“我也懒得管他，我只疼你这心肝儿，唉⋯⋯

你娘亲要能活得久些，一切都不一样。”

怎么的不一样？没谁知道呵。

娘亲在她六岁时就病逝了，在晓书印象中，娘亲是

温柔而纤弱的，有大半光阴总躺在软榻上病着。

她会将幼小的她揽在床榻上，替她梳头扎辫，用略

哑的嗓音说着一则又一则的故事，有时又抱着她静静流

泪。当时她不懂，后来知道是因为爹陆续娶了四姨、五

姨，至于现下得宠的六姨，是娘亲去世后才入沈家的，但

这份恩宠能有多久？男人和女人，女人和男人；忠贞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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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流，专爱与多情。

何者是对？何者是错？

这些事太过复杂纠葛，她虽较同龄的孩子成熟，到

底仅是个孩子，难以了解的，只觉得是一壶漩涡，爹和娘

亲、还有大娘和其他姨娘，大家都搅在里头，谁也出不

来，谁也不愿意出来。

此时马车慢下，一个高大汉子掀开车帘，态度颇为

恭敬。

“小姐，这场雪怕要下上个把时辰，咱们先在这山坳

处避避风雪，可好？还有⋯⋯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，待会

儿扎了营、生起火堆，说不得⋯⋯今夜要在这儿过了。”

奶妈一听脸沉了下来。“不是说春到了，怎么雪还

下不歇息？知是如此，等天暖和了再出发不顶好？何必

早早来受这冻？”若晚些出发，说不定就能多些时间劝服

小姐，她是自己一手带大的，还捉不准她的心意吗？只

要自己再求下去，她向来心软，肯定会为了她的老奶妈

打消远行的念头。唉⋯⋯只可惜一切决定得匆促。

“这是长白山地最后一场大雪，雪融了，万物就苏醒

了，若等到春临再出发，长白山地上的好货色会教其他

采参队取走的。”大汉似乎有些儿受不住奶妈，这一路

上，他已听够这老太婆的叨烦，他背对着雪光，瞧不清神

情，但回话的语气夹杂着淡淡的不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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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吴师傅。”女孩儿轻软地唤了一句，引回他的注意。

“小姐有何吩咐？”

晓书笑了笑，“吩咐不敢。采参抢期，这事您是老师

傅了，我和奶妈离开沈家，长白山之行都靠您关照，该怎

么做就怎么做，吴师傅不必过问于我，自个儿决定便行，

呵呵⋯⋯即使问了我，我也不知道呵。”

“哦、呃⋯⋯是，我知道了。”没理由怕她，一个小姑

娘而已，他想着，又觉得那感觉不是怕，却是自然而然地

心生恭谨。假咳了咳，他继而道：“那就委屈小姐在野地

过宿一晚，小姐毋需担忧，夜晚生起营火，我会派人轮番

守夜，随队的几名猎户都是拔尖儿，大虎大狼都猎过几

只，有他们在，倒不怕遇上什么猛兽。”

一开始得知她要跟随，心中有千百个不愿，可他是

拿沈家钱财，以高价长期受雇于人的，能说些什么？只

好让她跟着来，还外带一个老妈子。

他已有心理准备要去面对一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小

姐，忍受她的无理取闹、颐指气使，但事实却超出预料。

这一路北上，风霜苦雪的，她倒是自得自在，偶尔还听她

哼着小曲儿，或干脆掀起窗帘子，马队一边行进，她边与

靠近车旁的谁说话，问的全是北地的事物，兴致勃勃的，

连那老妈子的碎念，也让她有意无意地挡将下来。

“有吴师傅守着，我和奶妈可安心了，定能睡个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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觉。”

“打出京城，何时好睡过？”奶妈仍是叨念，后头还自

言自语了一番，声音细碎，听不出念些什么，直到吴师傅

告退，车外传来男人们指挥吆喝的声音，她脸色还没回

温。

“好奶妈，别生气了，就一夜而已，若怕冷，咱们靠在

一块儿，我这儿还有小火炉呢。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，温

温暖暖的，多好？”她软软倚向妇人，知道这伎俩屡试不

爽。

“我生气也是为你。”说着，揉着女孩儿一只嫩手，那

手掌小得可怜，莹白得近乎透明，软嫩软嫩的。“都十四

了，又许过人家，还与一群大汉子同行同住，这事要传回

京城教陶府的人知晓，定要闹风波。”

陶府和沈家，在京畿算是门当户对。

论财力，从商的沈家略胜一筹；论威势，陶府老太爷

与老爷均官居要职，又受圣上赐居宅第，自然是显赫了

些，而一边有财、一边有势，也不知怎么牵扯的，晓书才

满月，便与陶府孙少爷订下鸳盟。

许多事由不得己，她并非离经叛道之徒，行万里路

胜读万卷书，在出嫁前，总是想到外头走走，瞧瞧不同的

事物，这愿望对一个女子来说是大了点儿，因此，她格外

地珍惜这份难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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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往后嫁了人，你就得让一堆规矩管着，奶妈真怕你

这性子呵⋯⋯”她抚着晓书的黑发，缓缓叹息，“你啊，外

表柔弱，内心偏生刚强，你那些个兄弟可没谁比得上，

唉，你啊你，该为男儿身⋯⋯”她话中有话却不挑明，只

将她像小孩童似的揽在胸前轻轻摇晃，幽幽又叹，“我可

真怕你这性情⋯⋯唉⋯⋯”

晓书不说话，唇角微扬，眼眉垂着，视线留驻在自己

的左手上。

那一截白皙露出裘衣之外，异常的小，五指无力地

蜷缩着，下意识地，她以右手扳开它，掌心对着掌心握

着，大小差距将近一倍，感觉自己的右手握住一个小小

孩的软荑，而非自己的左手。

她是天生残疾，算是废人了，能凭着家族财力攀上

官家姻缘，一生吃香喝辣、富贵荣华，安安稳稳当个官家

孙少奶奶，还能不知足吗？

她笑，秀眉却淡拧着，悄悄拉下裘衣，盖住那永远长

不大的手。

? ? ?

这一场灾难来得突然，教人措手不及。

在吴师傅领着大家落脚的山坳处，不是遭狼群围

困，也没有猛虎咆哮山冈，夜半时分，大雪已止，由黑暗

处来了一批打劫过路的抢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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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凶悍又为数众多的匪徒，再顶尖的猎户也要心

慌。

见他们驱着大马刀起刀落，不由分说已砍下一人脑

袋，采参队中许多人见状吓得四处窜逃，哪里还顾得了

他人。登时，雪地山坳上，叫吼和哀鸣夹杂马匹嘶叫震

破夜的寂静，凄厉得如恶鬼降临。

“杀！留下马匹，不留一人！”

寻常抢匪劫了财物便走，很少做得这么绝的，听到

这声吼叫，晓书想冲出马车，腰身偏让奶妈抱得死紧，硬

是拖了回来。

“奶妈，你躲好，我出去瞧瞧！”她试着扳开腰间的

手。

“不、不！让他们瞧见了，还能活命吗？你给我乖乖

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！”奶妈颤抖说着，脸色苍白如鬼，死

命将晓书拖进角落，随车的书籍包袱散下，将她身子遮

掩住了。

“奶妈，我不许你去！”情况陡转，换成她抱住奶妈的

身躯。

“我不去，我挡在车门旁，他们见我一个老太婆，不

会开杀戒的。”说这话，连自己也不太相信，可现下无处

可躲，她总要护着她的心肝儿。

忽然车帘子一掀，眼前的景象教车内争执的两人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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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。

营火映着雪光，也映着刀光，那些恶人骑着马追逐

奔逃的人，长臂举刀一起一落，就是人命一条，毫无手

软。

“小姐，我来驾车，你捉紧了！”吴师傅匆促交代，帘

子复又垂下，还不及转神，马车已跑了起来，踉跄又歪斜

地在雪地上求生。

“奶妈⋯⋯晓书累了你了⋯⋯”

“都什么时候，还说这些！”她用力抱住女孩，“他们

要是敢伤你一根寒毛，我、我同他们没完没了！”

隐约听见有人追来，思及方才杀人那一幕，晓书心

抖了起来，只求上天可怜，让马车别教那帮抢匪赶上。

“奶妈，一有机会就逃命去，不要管我了。”她喊着。

此时车身猛力一震，听见重物连续击在车板的响

音，窗帘子让狂风吹开，先是一柄大刀刺了进来，妇人忍

不住惊呼，和晓书缩进角落。

车里头传出女人家的呼声，车外骑大马追赶的人似

乎无比欢愉，他发出一声长啸，继而狂喊：“货在车中！”

晓书怔了怔，想着他意指何物，却见大刀抽回，探入

的是一张丑脸，冲着她笑得诡异，不再多想，她双脚朝他

脸上踢蹬，那汉子始料未及，结实地吃上一记，险些摔下

马背。

·９·雷恩娜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风中听到他连声咒骂，这下子他已有了提防，不一

会儿，大刀又砍了进来，料准她们缩在角落，好几次都快

刺中奶妈的肩背。

晓书又急又气，趁刀子砍入木板缝中不及拔出，她

挣开奶妈的怀抱，小身子扑向前去，紧紧扯住持刀的腕

臂，口一张，两排牙狠狠地咬下。

奶妈发出震天价响的惊叫，圆滚的身躯正欲扑去，

那马上的大汉竟丢下刀，反手扣住晓书的衣领，瞬间将

女孩儿家瘦小的身子提出车窗。

“小姐！小姐⋯⋯哇啊！”剧烈的颠簸将妇人震倒，

她往后倒栽，后脑勺敲到硬物，人便晕厥过去，任着前头

不知情况生变的吴师傅驾车奔逃，冲入漠漠雪原。

逮到一个女娃儿，那丑脸大汉似乎颇觉满意，马速

登时慢下，他没把晓书放在眼里，正是犯了致命的错误，

才眨眼，锐光闪过，跟着胸前溢出热乎乎的液体，定眼一

瞧，竟是自己的血。

天寒地冻的，伤口不觉得痛，只是震惊，太过、太过

震惊，那女娃儿不知何时变出一把匕首，对着他当胸划

过，那对眼儿没半分惊恐。幸亏他衣袄甚厚，要不，这一

下足让他见阎王去了。

她反应奇速，抓准时机翻身下马，头也不回地往雪

坡下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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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丑脸大汉终于有所反应，怒吼一声，顾不得伤处，

驱马追来，想再次提举她的后领，晓书一个转身，匕首再

奏奇功，刺中男人的臂膀。

他又是怒骂，飞身朝奔跑的她扑下，晓书拼命扭动、

拼命挥舞右手，雪地上稳不住脚，一大一小的身影如同

滚球般，随着倾斜的坡度下滑。

不知转了多少个圈、打了几十个滚，晓书只知要紧

握着匕首，那是她惟一的护身物了。身子随着自然的力

量摆弄，头昏了、眼也花了，全是白茫茫的一片，神志不

由得打转儿⋯⋯她模糊想着，坏人教自己缠在这儿，又

有吴师傅在，奶妈至少是安全了⋯⋯

? ? ?

血的味道。

它让那入侵领域的异味引出洞，在草丛中窥视着。

是不小心摔下雪坡的生人。它暗自思忖，锐眼瞥见

那小小身形握着的利刃，又瞧了眼伏在不远处、满身鲜

血的男子，情况有些儿耐人寻味。

一声嘤咛，那女孩儿醒了过来，它压低颈背，静静做

一个旁观者。

晓书缓缓移动几要冻僵的四肢，一时间不知自己怎

会如此，直到瞧见握在手中的护身匕首，才猛地忆起一

切。眼眸一抬，见那恶汉躺在雪地，不知是死是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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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喘着气，费了些气力才直起身躯，稍稍举步，右小

腿儿一阵疼，她痛得跌在地上，恐怕是伤了筋骨。

咬着牙，她扶着小腿肚儿按压了会儿，才半拖半爬

地趋近那人，伸出手在他鼻下探了探，尚有气息，她不由

得苦恼，真正遇上一个大难题。

该怎么做？她思索着。

若心够狠、够理智，手中匕首一刺，趁他伤要他命，

要不如此，自己行动不便，荒野雪地，也不知躲到哪儿

去？等他清醒，死的便是她。

利刃高高举起，她胸口起伏，由轻缓转为剧烈，双眸

紧闭，可能是天寒，也可能心中委实难以决定，她手腕有

些儿发颤，僵持许久，匕首落了下来，却没刺入对方血肉

之中，只软软地垂在一旁。

愚蠢。

暗处中，窥视的眸闪烁着讥讽的流光，嘲弄地撇了

撇嘴。

论狡诈，它的族群是出了名的，那男人细微的举动

逃不过它的眼。

人性本恶，该要贪婪自私，跟狼性无甚区别，这是生

存最高原则，紧要关头，对敌方仁慈便是待自己残忍。

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千百年来一话，从未错过。

像要印证它的想法似的，伏在雪地的汉子蓦地翻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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跃起，在晓书恍神之际，匕首已落入他手中，他胸前口子

的血早已凝结止住，丑脸上露出参差不齐的黄板牙，嘿

嘿地发出笑声。

“你这娃儿心倒好，怎么？杀不了一个手无寸铁、又

昏迷不醒的人吗？呵呵呵，现下我醒了，活跳活跳的，还

有把匕首在身，你不必顾虑，尽管扑上来便是。”

他说着风凉话，利刃在两手间交互抛握，戏耍地绕

着她。

即使万分惊惧，晓书也掩饰得极好，白团儿的气息

喷出口鼻，两颊冻得发红，她委坐在雪地上，双眸清澈，

戒备地盯着他。

“你待如何？”心中并不后悔自己方才的迟疑，若情

势倒回，她仍是下不了手杀人的。“我身无分文，你抢错

对象了。”

没有惊叫、更无讨饶，这小姑娘镇静得教人愕然。

他粗眉一扬，面容变得狰狞，戏耍人不成，自讨没

趣，一股火恼了起来。

“正是抢你。”

晓书不语，等待他将话说个明白，内心深处隐隐颤

动。

货在车中。

她思绪转着，一个模糊的念头正在成形，本能地，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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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怕听到解答。

“你可是京城大商贾沈氏家族的小姐？”他明知故

问。

晓书被动地点点头，声音力求平稳，“我是沈晓书。”

“嘿嘿嘿，是沈家小姐便对啦！老子管你叫啥儿！”

他瞥了眼她的左手，将晓书当成被逼入角落的小动物耍

弄。“咱只知道要找个残手的丫头，你条件挺合的，九成

九就是啦。”

“找我有何指教？”她问，虽不愿坐以待毙，却苦思不

出逃走的方法，只有拖延时间，多得一刻是一刻，真是在

劫难逃，也得弄清楚一切缘由。

如他这种匪类，专做没本生意，长年在刀口剑尖上

讨活，感觉自然灵敏了些。

空气中有抹突生的紧绷，仿佛这一举一动，全落在

第三者眼底。

有些不自在，他伸手抚了抚颈后没来由竖起的寒

毛，眼光警戒地观察周围。什么也没，只除了雪和前方

半覆着雪花、杂乱无序的草木丛。

去他的，见鬼了！他心中暗骂，怕是江湖走踏久了，

胆子却愈练愈小。接着视线一调，见那古怪性子的丫头

静静凝着自己，他面容稍整，清清喉咙道：“有人给银两，

要老子取了你的小命，嘿嘿，你可值钱了，呃，不，倒要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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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府小姐这身份值钱，要不你这半瘸不残的，还用得着

这么大费周章吗？”

微微一怔，晓书脸蛋白了白，已无丝毫血色。

片刻，她音调静然地道：“你收了沈家哪一房姨太的

钱？还是我大娘？抑或是⋯⋯我那几位兄弟？”

避到这儿还不够吗？她不想锳那趟浑水，财富与权
利，谁要谁就拿去吧，她真的无心争取，让步再让步，他

们何以不懂何以要苦苦相逼将采参队和几名猎户全无

辜地牵扯进去，如此轻忽人命，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

闻言，换那大汉子发怔，稀奇地挑了挑眉。“喝！你

心眼倒明白。”他搓揉着胡髭杂乱的下巴，稍顿了会儿，

好似计算着什么，忽而双目细眯了起来，咭咭怪笑。“他

们要杀你，可老子现下不想杀了。若你肯乖乖听话，咱

倒可以把你带在身边，留你一段时候。”

“你想以我做要挟，想弄来更多的钱财？呵呵⋯⋯

你也发现沈家小姐该有什么身价吗？呵，活的总比死的

值钱。”思及那些为她惨死的人，心中怒痛，说话已不留

余地，仰视的眸中清楚地印着轻蔑。

“你这种人渣，见利忘义、见猎心喜，毫无人格可言，

是低等中的最低等，比腐肉上的蛆还不如。”此时此刻，

实不该惹恼这个恶人，但胸臆间充塞着愤怒和得知事实

的痛苦，情绪已难压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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